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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城》来了，余华的堂皇回归，让
众人瞩目。 尽管如此，《文城》并未赢得
一致的赞誉。 争论从报纸、杂志延伸至
更为快捷的微信朋友圈。余华的拥趸们
激动地说，曾经写出《活着》的余华又回
来了。这种表述隐含的迂回前提是：《活
着》公认为标杆式作品，之后的《兄弟》

和 《第七天 》出现下滑 ；《文城 》不负众
望，恢复一个先锋作家既定的高度。 相
对于正方的慷慨肯定，反方的不满之辞
委婉而谨慎。人们首先肯定《文城》是一
部杰作，但是，某些方面似乎还不够饱
满，存?小小的遗憾，譬如，好故事即是
好小说吗？“好看”之余是不是还得有些
别的什么？人物性格是否存?“扁平化”

的倾向？ 情节是否显现出某种封闭性，

乃至迹近类型小说？如此等等。显然，这
些异议察觉到相似的问题，各种表述逐
渐汇拢到共同的轨道上来。

《文城》的故事发生?清末民初，梗
概并不复杂：主人公林祥福接纳了路过
的两个“兄妹”，并且娶“妹妹”纪小美为
妻。 数月之后，纪小美卷走林祥福的一
半财产离奇地失踪。 过了一段时间，怀
孕的纪小美突然返回，产下一女之后再
度不辞而别。《文城》的大部分情节是林
祥福携带女儿漫漫的寻妻之旅： 他抵
达溪镇结识陈永良一家，与妓女翠萍往
来，死于土匪张一斧之手……当然也可
以说，他?对纪小美的思念中耗掉了后
半生。 如果说，每一个成熟的作家无不
按照自己的风格重构故事梗概， 那么，

余华的叙事赋予《文城》强烈的悲情。

的确，曾经写出《活着》的余华又回
来了。 与《活着》相似，《文城》强烈的悲
情很大程度地源于一个叙事策略：回避
生活的复杂纹理。《文城》没有令人爱恨
交加的人物， 没有令人迷茫的历史岔
道， 没有忠孝不可两全的犹豫和痛苦，

也没有政治与友情、亲情、爱情之间乱
麻一般的纠缠与矛盾。《文城》的绝大多
数人物性格始终如一：林祥福矢志不移
地寻找失踪的妻子，周围的每一个人物
坚定地履行与生俱来的使命———仁慈
的，仗义的，纯朴的，凶残的。 故事发生
的那个年代兵荒马乱，天灾人祸，许多
人日常生计举步维艰。 尽管如此，他们
安分踞守于自己的生活位置。 没有令
人不安的非分之想， 没有尔虞我诈的
密谋与阴险。商会会长是一个负责的乡
绅而非为富不仁；普通村民、佃农乃至
妓女无不恪守古老的道德准则，没有人
因为穷困而谋求不义之财。《文城》之中
的土匪凶悍异常，尤其是张一斧杀人不
眨眼。

《文城 》的众多人物表里如一 ，轨

迹单纯，善与恶针锋相对，爱与憎泾渭
分明。军阀混战，匪祸频仍，林祥福、陈
永良乃至顾益民左支右绌，每况愈下，

然而， 他们的为人处世从未放弃 “情
义” 二字。 愈来愈严峻的生死考验之
中，“情义”闪烁出愈来愈纯粹的光芒，

令人潸然泪下，令人肃然起敬。 余华似
乎不屑于考察剧烈冲突的夹缝里某些
暧昧的暗角， 那儿的善恶评判可能不
那么清晰； 也不屑于捕捉浮絮一般拂
过内心的几丝嫉妒、怯懦、羞涩、贪婪，

那些心思若有若无，幽暗不明。 总之，

故事周围种种毛糙的边角料被大方地
裁掉了。

如此光滑的几何形状是否少了些
什么？过度整饬的文学工艺往往会剔除
各种错杂的成分，损坏混沌而宏大的气
象。 对于《文城》说来，强烈与单调之间
平衡并非多余的问题。 当然，余华的叙
述语言对于二者的平衡产生举足轻重
的作用。 这个意义上说，《文城》不时流
露的戏谑口吻不能仅仅解释为调侃取
乐。对于情节的某些动机、转折、多种演
变的可能，《文城》放弃了针脚细密的分
析与描写，余华式的幽默显现出举重若
轻的风度，譬如人票被土匪割去耳朵之
后不可控制的身体倾斜，溃败的军阀涌
入溪镇寻欢作乐，朱伯崇组建民团的射
击考试，甚至林祥福与张一斧最后的殊
死搏杀也包含了喜剧因素。正如喜剧美
学显示的那样，戏谑、幽默与描述的生
活表象保持无形的距离；笑声隐含居高
临下的俯视， 这既是一种美学观念，也
是一种生存姿态，没有必要那么认真地
投入生活，丝丝入扣地找出情节的内?

肌理，分析、思索、激情、愤怒仿佛过于
严重，幽默与诙谐才是恰如其分地面对
生活乃至面对苦难的方式。

如果说，戏谑口吻表明了余华的喜
剧天赋，那么，余华的另一个天赋是不
动声色甚至不无残酷地叙述亲人之间
的情感。当然，这是《?细雨中呼喊》《活
着》《许三观卖血记》的余华，而不是《现
实一种》《难逃劫数》的余华。他深知“以
乐景写哀，以哀景写乐，倍增其哀乐”的
奥秘，擅长以平缓的语调写出令人颤栗
的情感细节。 《文城》划分为“文城”与
“文城补”两个部分。“文城”部分隐去纪
小美身世的谜团而聚焦林祥福， 一如
“文城补” 聚焦纪小美而不再纠缠林祥
福的苦恼。 尽管“花开两朵，各表一枝”

的补叙结构多少有些笨拙，但是，两个
部分的分叙各自保持单一的视角———

单质叙事保证了悲剧的纯度与悲情的
递进积累。 为了追求强烈的冲击，余华
宁可启用“文城补”绕回起点，重新填补
单质叙事遗留的情节裂缝。

显而易见，《文城》的叙事策略获得
了预想的成效，尤其是“文城补”部分。

现?可以指出这一点了：纪小美是《文
城》之中唯一的多面性格。她聪明伶俐，

送入沈家当童养媳，继而被严厉的婆婆
逐出家门。 丈夫阿强割舍不下她，窃走
家中的钱财携带纪小美周游花花世界，

直至耗尽所有的盘缠。纪小美设下圈套
嫁给林祥福， 卷走财产是题中应有之
义，重返林家生养与思念女儿才是未泯
的良知突如其来的觉醒。如何评判这个
人物？美人计？出卖色相盗取他人财物？

面对林祥福清澈而固执的眼神，她怎么

能如此坦然地说出谎言？纪小美挚爱的
阿强又是一个什么角色？缺乏与母亲抗
争的勇气，不负责任地将手中的最后一
文钱花出去， 然后打发妻子卖身行窃？

事实上，他们是情节内部真正的反面角
色。尽管可恶的土匪一次又一次地重创
溪镇，但是，林祥福一辈子无法痊愈的
内心伤痛源于纪小美与阿强的诈骗。

人们找不到任何借口为这一对夫
妇开脱，余华不愿意赋予他们某种崇高
的使命， 例如执行某个秘密组织的命
令，或者忍辱负重地拉扯几个年幼的弟
妹。 千真万确，这仅仅是两个不堪忍受
传统家规的不肖子弟制造的荒唐骗局。

这种状况极大地压缩了《文城》的阐释
半径，人们无法轻易地将这个故事与某
种重大意义联系起来。这显然加剧了纪
小美必须承当的道德谴责。 奇怪的是，

各种道德谴责迟迟未曾出现。纪小美与
阿强之间的深情竟然将世俗道德隔离
?另一个遥远的地方，以至于许多人根
本没有想起来。 这时，人们再度意识到
余华的叙事成效———如果无法将纪小
美塑造为一个纯真的爱情形象，她将被
鄙夷的唾沫淹死。

纪小美的内心是否存?某些对于
林祥福的羁恋？ 《文城》浮现的若干线索
被及时掐掉。这些线索可能携带危险的
杂质，模糊坚定的爱情指向。这时，余华
放弃了现实主义对于复杂人性的探究。

现实主义文学不仅叙述人物的行为，而
且解析他们的动机。这些解析可能追溯
那个时代的政治、经济、文化，进而抵达
历史的深部。 这时，生活将显现多种相
互交叠的纹理，现实主义文学带来的往
往是五味杂陈。 相对地说，《文城》更倾
向神话式叙事。神话往往删除多维的因
果关系网络， 具有不容分说的性质：谁
来了，什么事发生了，奇迹一般的结局
降临了。既然冥冥之中存?天意，时间、

地点以及事件内部的合理性并非那么
重要。

对于文学来说，现实主义文学与神
话式叙事意味着不同的想象类型。一些
人试图追随文学潜入历史，结识新的人
物，认清刚刚发生了什么，继而决定自
己的明天要做些什么；另一些人试图追
随文学浮出历史， 认清一个宏大的坐
标， 继而根据这个坐标的指引横渡人
生。 前者倾心于现实主义文学，后者倾
心于神话式叙事。驻足于二者构成的十
字路口，成熟的作家必须聆听来自各个
方向的声音，知己知彼，权衡再三，然后
潜心写出属于自己的故事。

（作者为福建省社科院研究员）

《文城》

余华 著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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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问《文城》：

■ 好故事即
是好小说吗？

■ 人物性格
是否存在“扁平
化”的倾向？

■ 过度整饬
的文学工艺是否会
损坏混沌而宏大的
气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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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批获得影视剧改编的历史 、 穿
越、 玄幻类网文 IP， 其原著小说往往具
有较为广阔的历史社会空间、 对历史发
展新的可能性的大胆想象， 以及对文学
传统的类型重构和文化传统的价值重
建， 使其获得较高的文学成就， 深受读
者喜爱， 成为中国网络文学发展史上的
“封神” 之作。

不用说已入选 “中国网络文学 20

年 20 部作品”、 获得学界、 业界和读者
共同肯定的 《斗罗大陆》 《斗破苍穹》

等在各自小说类型所进行的开拓， 单说
“文青作家” 猫腻的 《庆余年》 《将夜》

《择天记》 就 “以 ‘爽文’ 写 ‘情怀’”，

成为读者眼中的经典之作。 其小说人物
以 “逆天改命” 的无畏精神， 张扬人本
价值。

作为网文界的“半部名著”，愤怒的
香蕉的《赘婿》同样具有较为深广的历史
和社会思想内涵。研究者吉云飞就认为，

该小说具有较大的野心， 试图以超长的
篇幅和极大的抱负囊括以四大名著为代
表的中国古典小说写家?、江湖、天下的
分型，“从家?起笔，后破家入江湖，再进

于庙堂。并超越‘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
陈旧史观，借力革命历史小说，探讨早熟
的中华文明， 在穿越者的推动下是否有
自我更新的可能。”

然而， 由于影视大众化与网文圈层
化的差异、 影视媒介叙事逻辑与小说叙
事情节推进的不同， 以及两者在规模篇
幅上的难以一致， 影视剧要完全忠实于原
著进行改编并不现实， 网文 IP 的影视剧
改编必须进行主流化转译和媒介化转换，

以适应媒介、 受众、 市场等多重需求。

以言情为中心的网文 IP 天然契合
“她经济” 消费语境下女性占据较大比
例的消费语境， 其原作本身结构相对简
单 ， 多围绕宫斗 /?斗形成权力争夺的
快感模式， 在影视改编过程中无须进行
较大的类型转换； 相比之下， 历史、 穿
越、 玄幻类原著小说， 其庞大的世界观
构架、 复杂的思想内涵和往往以男性读
者为中心的爽感模式， 如穿越重生为主
导 （历史的后见之明所带来的碾压式快
感）， 往往需要经历较大的调整， 力图获
得原著的世界观设定、 爽感模式与市场
受众的平衡。

历史、穿越、玄幻类网文大 IP 正?掀起一股影视
改编热潮。 不久前收官的影视爆款《赘婿》《斗罗大陆》，

以及预计年内播出且已备受期待的 《雪中悍刀行》《风
起洛阳》《庆余年 2》等剧，都是由此类网文所改编的。而
事实上，这样几类网文大 IP ?影视改编过程中，除了
《庆余年》等少数几部，包括《赘婿》《斗罗大陆》《斗破苍
穹》《将夜》《九洲·海上牧云记》等网络评分大多差强人
意，或高开低走，或低开低走，口碑一直难以建立起来。

与其网文原作的经典性与影响力相比， 网剧改编一直
处于比较尴尬的位置，其中原因颇值得分析。

经典网文 IP影视化
如何真正做到优势叠加

郑焕钊

以言情为中心的网文 IP，天然契合“她经
济”消费语境，而历史、穿越、玄幻类原著小
说，往往需要经历较大调整，以求获得原著世
界观设定、爽感模式与市场受众的平衡

从小说到影视，转换之处必不可少。

但怎样的转化才是妥当甚至加分的，需
要仔细思量。 在历史、穿越、玄幻类原著
小说向以大众、商业为中心的网剧改编
的过程中，生产制作者往往本着以“稳”

为先的原则 ， 进行思想内涵层面上的
“降维”与结构层面上的“重建”，谋求以
某种商业通俗类型对网文复杂的历史
思想脉络进行重新处理。

如 《赘婿》 为迎合当下以女性观众
为主体的 “她经济 ” 影视文化消费潮
流， 谋求类型的叠加， 将原小说中的满
足男性读者爽感模式的内涵进行较大的
改编： 第一， 借鉴 《庆余年》 在篇首将
“穿越” 处理为一种将现代价值观置于
古代社会的小说写作实验的成功做法，

通过虚构 “网文作家因为签约平台的要
求而进行重写” 这样一个情节， 既凸显
“虚构性”， 又向观众交代了网剧类型的
大调整； 第二， 强化原著中宁毅与苏檀
儿之间的关系， 将其转化为以轻喜剧和
甜宠剧相结合的新类型； 第三， 对不符
合现代女性价值观的内容进行了较大的
调整， 不仅较大幅度修改了原著中宁毅
与其他女性之间的亲密情感关系， 甚至
略带戏谑地设置了以女为纲的 “男德学
院” 等。 更为重要的是， 为适合影视剧
表达的需要 ， 以及为续集提前埋伏线
索 ， 将原著围绕人物为中心的单线推
进、 层层升级的情节模式改编为主线与
副线齐头并进的情节模式， 如武都线、

江宁线与霖安城三线交叉。

这种改编， 尽管能够更大程度上满
足各种类型受众的需求， 但却内在地伤
害了故事原有的结构逻辑， 削弱乃至纂
改了原小说由之产生的精神价值取向。

事实上，该类型小说的叙事逻辑、快
感模式与其价值内核有着不可割裂的内
在整体性。叙事逻辑由人物个体与家族、

宗派出发， 进而由一家一地到国族、天
下，空间移变、境界提升和价值重建，与
世界观的逐级进阶是同步呼应的。 比如
小说《赘婿》中随着宁毅在江宁、杭州、梁
山等空间的转换， 叙事的重点也发生变
化， 宁毅从原来甘于小富即安的赘婿富
商，到逐渐被动卷入变革再到主动谋变，

在此过程中展开对中国古代儒家治国、

侠道江湖等价值观的思考与社会发展理
念的重构。以人物为中心，单线推进层层
升级正是适应这一叙事的需要。 而题材
和类型的内在融合， 也往往因故事发生
的情境、 人物成长的层次以及欲望快感
的分阶而得到较好的处理。

同名网剧改编的问题就在于， 将小
说复杂世界观进行简化、对单线叙事的
情节模式的打破以及为迎合观众所进
行的类型转换 ，牵一发而动全身 ，是对
原小说复杂的历史社会内涵和价值意义
的破坏。

其后果就在于：一方面，多线交叉、

齐头并进式的情节模式的重构， 使小说
中人物居于一城一地所形成的叙事单元
及其爽感价值模式的相对完整性受到破
坏，导致题材类型的不统一。 如宁毅、苏
檀儿的甜宠轻喜剧所带来的整体基调，

因为霖安城中的动乱、 武朝与靖国之间
的战与和之争，而带来割裂。有不少观众
就因为女主苏檀儿在多集中消失不见而
表达不满。

另一方面，由于复杂叙事的退隐，导
致原小说爽文模式中所包含的价值观误
区和难题得以凸显为主要矛盾， 成为难
以平衡的原著粉与新观众之间所可能激
发的评价分歧。在网剧播放期间，几乎所
有媒体评论都聚焦在其迎合女性受众所
进行的符合现代女性价值观的改编，能
否真正改变其内在本质上的男性视角的
问题。

因此，对历史、穿越、玄幻类网文大

IP 的改编而言， 任何削弱原著宏大世界
观设定与深厚的价值意义的做法都将得
不偿失。它是网文人物行动、情境转换与
人格成长、境界提升的关键。只有在充分
尊重这一关键的前提下， 进行有限的改
编，才能保持叙事逻辑的统一。 有近 87

万人次在单一评分网站给出 8.0 分的
《庆余年》，很大程度上正是对以叶轻眉、

范闲等所代表的精神价值的充分尊重的
基础上的有限改编。而像《将夜》，尽管其
情节貌似忠实于原著，但由于将“穿越”

改为“少年成长”在本质上疏离了原著的
精神导致口碑下滑。 而《赘婿》的不甚成
功，则是改编太大，类型转换带来了叙事
逻辑的内在割裂与快感模式的难以统
一。此外，对网剧每一季的情节规划显得
异常必要。 只有最大程度上保证每一季
播出内容在叙事单元与快感模式上的统
一性， 并在原著整体风格基调基础上选
择相应的类型模式， 才有可能带来观众
对内容的深度认同。

由此可见， 尽管尽可能扩大受众可
以实现最大的经济效益， 但要真正实现
这一目标， 首先需要在尊重固有类型受
众的基础上先将内容做好。

（作者为暨南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改编过程中若在思想内涵层面“降维”、结
构层面“重建”，尽管能更大程度满足各种类型
受众的需求，却内在伤害了故事原有的结构逻
辑，削弱乃至纂改了原小说由之产生的精神价
值取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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